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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四）

纱线牵起城市文脉
——棉纺三厂的工业遗产再生

张蓉 刘洋

每年到了腊月，气温会逐渐下
降，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不
过，人们总会把这冰天雪地的天气
与春节连在一起，我们的文化基因
会在寒冬里准时苏醒，于是，寒冷
中让人感到丝丝暖意。当凛冽的
北风和随意飘下的雪花带来春节
将至的讯息时，千家万户开始挂起
大红灯笼，贴上窗花、春联，摆上丰
盛的饭菜，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

春节像一坛陈年酒，初尝有
些辛辣，细品才是时光的回甘。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过年，我
没有了儿时那样的兴奋和激动；
对于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少了
年轻时的欲望。然而对于春节
的到来，依然如渴望见到老友一
样翘首以盼。如果说儿时过年
是在期盼那一桌丰盛的菜肴，而
如今则是希冀围在桌边的亲
人团聚。物质生活的提升，慢慢
改变了过去的“年味”；快节奏的
生活，也冲淡了那时过年的仪式
感，但始终不曾改变的，是留在心
灵深处的那份期盼和眷恋。
“盼”是年味中最醇厚的

一部分，它让每个寻常的日子
都指向那个被期待的节日，成
为一段被拉长的时光旅程。
腊月里，随着春节脚步的临
近，小区里的邻居们都忙碌起
来。我和老伴儿也不例外，在
家里擦玻璃、洗被单、给小外
孙包好厚厚的红包……每天
我都在翻日历，用笔在除夕那
一天做了标记，心中遥望已站在不远处的春节。

走进农贸市场，发现这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穿
行在拥挤的人群中，少了往日的焦躁与不安，多了几分
烟火气的亲切感。人们手里拎着年货，脸上挂着舒心
的笑容。摊位上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也比往日
多了不少，摊贩热情地吆喝着，大声地叫卖，冻红了的
手不停地忙碌着，似乎忘记了寒冷。卖吊钱、窗花、春
联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那地道的“中国红”铺天盖地，
不仅烘托出节日的氛围，也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

我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那时盼望过年的心
情，像悄悄燃起的一簇火苗，随着日子的临近火苗
会越来越旺，让人心中暖烘烘、亮堂堂的。进了腊
月，我常常趴在窗台上，向外望着，心里一天天数着
日子，对于那个可以穿新衣、吃红烧肉、贴窗花的节
日望眼欲穿。

儿时的春节，我热切期盼着一身新衣服。那是
一个使用各种票证的年代，买布料需要布票。为了
在春节时让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母亲将平时节省
下来的布票集中在年前使用。腊月里，我会追着问
忙碌的母亲：“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够做好？”母亲说：
“放心吧，过年准能让你穿上。”母亲没有学过裁剪
缝纫，可她有一双灵巧的手。几天后，一块新布料
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一件合体的衣服，我穿上
它，在镜子前照了许久，就是不肯脱下来。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一天像是春节的“前
奏曲”，那个众人盼望的日子进入倒计时，年味一下
子浓了起来。这一天，人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记
得那时每到“小年”这天，父亲总要早早起来，带领全
家开始扫房。他说：“一年了，屋子里犄角旮旯有许
多灰尘，要清除掉，干干净净迎新年。”我们把新笤帚
绑在竹竿上，扫去屋顶和墙上的灰尘，用抹布擦掉家
具上的尘土。擦玻璃是细活儿，要擦上几遍才能看

到效果。当门窗上的玻璃能够照见
人影，我心里也一下子透亮了许
多。经过一天的忙碌，屋里已焕然
一新，干净又温馨。

俗话说：“二十三，糖瓜粘。”按
照民间习俗，“小年”这一天是祭灶
的日子。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大多
没有灶台，但还是要祭拜灶王的。
一向虔诚的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
里的活儿，用麦芽糖和芝麻做成灶
糖，而后摆在碟子里，放进小厨
房。其实，祭灶的程序并不复杂，
但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祭灶后，
母亲会把灶糖拿出来让我们品
尝。这糖的味道真香，酥而不腻。
不知灶王上天是否为我们说了好
话，但这灶糖的甜味一直留在味觉
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随着春节的临近，家家户户开始
忙着贴春联、窗花、吊钱、福字和年画
等。每年这个时节我和家人都会到
娘娘宫（今古文化街天后宫）这里，虽
然天气冷，但是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
绝，好不热闹。供顾客挑选的吊钱、
窗花、年画等商品琳琅满目。买完回

家后，我先打开年画，在屋里迎
面的墙上，把母亲最喜欢的杨柳
青年画“莲年有鱼”贴在醒目位
置上，接着把自己用心挑选的剪
纸贴在门上。春联是上过私塾
的父亲自己写的，我将其贴在
门两侧，又贴上吊钱。平日里
朴素的家门，经过一番“精心打
扮”后分外醒目，一股浓浓的年
味扑面而来。

春节被称为“百节之首”，而除夕是一年中辞旧迎
新的重要时刻。一年365天中，人们最期盼的就是这
一天，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再忙也会在这个时候回
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春节的临近，往往也是春运的开
始，人们拎着行李带着孩子，回到思念的故乡。每到
此时，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人头攒动，庞大的人流如
同涌动的春潮。而铁路和高速公路上，高铁列车和汽
车在疾驰，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奔向故乡。

想起年轻时春节回家探亲的经历。那时我在
部队当兵，有一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准备请假回家
过年。从年初到年末，盼望春节整整一年了，见到
身边的战友陆续回家探亲，我的心也长了草。部队
离家一千多里路，现在坐上高铁，可以朝发夕至，可
那时坐绿皮火车回家需要两天一夜，中途还要倒几
次车。火车在大山深处穿行，放缓的车速仿佛拉大
了大山与外面的距离，也拉长了我的思念和回乡的
路。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列车才到京广线上的火
车站，我换乘北去列车，车厢里的烟味、酒味还有许
多说不清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成浓浓的乡愁。
经过几十个小时长途跋涉，我终于踩着岁末的鼓点
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当期待变为现实，好梦成真
的时候，旅途的劳累与艰辛，早已被喜悦的泪水洗
得干干净净，我张开双臂拥抱着亲人和盼望许久的
春节，体验着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幸福。

我常想，忙碌的生活有时需要停顿下来，需要一
些闪闪发光的时刻照亮普普通通的日子。盼望春
节，是一年一度对生命来处的深情回望，也是在熟悉
的乡音和味道里重新确认“我是谁”。多年来，我在
对春节的期待中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走向成熟，至今
我仍然盼望那个充满喜庆祥和的节日。也许，人生
有了这样的期盼，生命就不会老去，虽然已是两鬓斑
白，我依然会在腊月里企盼春节的到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
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是1917年9
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赴日留学前夕
与好友告别时所作的一首诗。全诗气势豪迈，
感情激越，表达了青年周恩来力图突破困境的
凌云壮志和献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天津是周恩来曾经学习和战斗过的地方。
他在天津度过了勤奋学习的学生时代，开始了
探求真理的革命生涯，领导了出生入死的艰苦
斗争，为天津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
章。天津人民崇敬周总理，怀念周总理，改革开
放后在天津发行品种最多的历史名人纪念章就
是周恩来题材纪念章。

从我搜集到的天津发行的十余种周恩来题
材纪念章看，它们主要出自两座纪念馆：早期出
自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
后来更多的则出自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
坐落在南开中学校园内。南开中学曾名私立南
开学校，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发源地，1904年由著
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立，初时校舍设在
严宅，1907年迁入新校址，因地处天津老城南面
开洼地，故名南开。1919年，南开大学（时称南开
学校大学部）在校园南部成立，后于1923年迁至
八里台校址。1996年，南开中学所在南开学校旧
址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开学校旧址最具特色的早期建筑，也是
第一座建筑物东楼（现称伯苓楼），坐落在校园
东部，建于1906年。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期间，曾
在此楼上课并开展社会活动。1978年3月5日，
周恩来诞辰80周年纪念日当天，周恩来同志青
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在东楼成立，馆名
由叶剑英题写。纪念馆共两层，基本陈列为
“周恩来青年时代业绩”，复原陈列有东四讲室
和理化讲室。开馆时展出各种文物资料、照片、
美术作品、图表、模型150余件。馆藏包括周恩来
在中学时代和五四运动期间使用过的文具、主
编的报刊等文物。1998年，该馆撤销建制，整体

并入新建立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址移交
南开中学。该建筑后被开辟为校史馆暨周恩来
中学时代纪念馆。每逢南开中学校园开放日，
到此参观者络绎不绝。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
开放后，曾发行过不同版式的金属纪念章。图案
多以周恩来头像为主，配以纪念馆建筑外观，且
皆采用金色，显得庄重而和谐。纪念章上雕铸的
纪念馆建筑主立面图案，虽然不可能像纸质纪念
品印刷得那样线条细腻、色彩丰富，但对建筑基
本形制及其中西合璧的特点却也呈现得十分明
确。这座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外立面为传统青
砖镶嵌红砖饰面。首层设矩形方窗，二层设有连
续罗马式半圆拱券窗。主入口突出形成巨大门
厅，正中跨一座拱形大门。屋顶正中立断裂式山
墙，中间立旗杆，山墙下方嵌有校名横匾。纪念
章在表现这座建筑主立面时，构图简约却不失精

致，色彩简明而搭配得当，展现出前计算机时代
金属材质设计特有的艺术美感。

1998年2月28日，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
日前夕，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天津水上公园
北侧建成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7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4330平方米，馆内设有四大展区，分
别为主展馆、仿建西花厅展区、周恩来总理专机
展区和“新海门”号船舶展区。主展馆一层设有
周恩来生平展，三层为邓颖超专题展。周恩来邓颖超
纪念馆现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和国家一级博物馆。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为
两位政治家、一对夫妻并建一处的纪念馆。该
馆展览主题突出，藏品珍贵多样，开馆以来接待
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多种该馆题材的纪念章也
吸引了收藏爱好者。常见的一种周恩来邓颖超
纪念馆纪念章，主图为施以金色的主展厅或仿
建西花厅，底色为红色，显得十分庄严凝重。椭
圆形的金属徽章表面采用滴胶工艺，加上一层
透明的保护树脂，增强了图案的立体感和耐磨
度。从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
馆纪念章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纪念章，可以
看出两个时期徽章在制作工艺上的明显变化。

此外，周恩来生活和工作过的淮安、沈阳、南
京、北京等地也发行过周恩来纪念章。在设计制
作方面，天津发行的周恩来题材纪念章与其他地
方发行的周恩来纪念章应该是互有借鉴的。

题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行的周恩来

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纪念章。

这树有些不太像树，称呼为树有些勉强。但
它却有一个蛮好的名字，叫石楠，准确说是红叶石
楠，红叶两字省不得，石楠与红叶石楠还不是一个
种属。

红叶石楠这名字从何而来？苏轼有诗曰：“冷
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意思是，崖石上既生翠
竹，也生石楠吧。乱石堆里，石楠可生，道出了红
叶石楠的品性：不太择地，肥沃土固好，贫瘠地亦
佳。貌似我等贫寒子弟，去得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的城市，可以活下来，来到山寒水瘦草密林深的乡
间，也可以“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
我认知中的红叶石楠，高档至城里公园与贵胄华
堂，低档至农家小院与山野泽畔，都可看到其红颜
绿影，或独立苍莽，或接天红碧。

出得了华堂，进得了农房，红叶石楠惹人爱
者，是其叶作花。论写实红叶石楠，白居易其诗

《石楠树》（一作《石榴树》）当为第一：“可怜颜色好
阴凉，叶翦红笺花扑霜。伞盖低垂金翡翠，熏笼乱
搭绣衣裳。春芽细炷千灯焰，夏蕊浓焚百和香。见
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桃柳占年芳。”没去考证白公此
诗作于何时，从诗中意推想，要不作于浔阳江头，要
不作于洛阳城东。浔阳江头夜送客，是见不到红叶
石楠的，到了白昼，看到路旁草莽，石楠上红叶如千
灯点焰火，白公顿生可怜之意，怜其好阴凉。

当然也可能是写在洛阳。白公不愿去长安，
只愿意待在洛阳，不卷入长安即时纷争，中老年白
公主动选择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洛阳，这职位
是闲官，尚可养家糊口。白公本想去终南山的，跟
王维一样彻底隐居，却在洛阳老来得子，迎俗世大
喜，这份大喜，让白公对俗世再次热爱起来，看穿
了生活真相之后，还继续热爱生活，也是英雄。彼
时的生活白公称之为“中隐”，但到底心有不平，他

见到小院里的红叶石楠，还是忍不住心头起恨：见
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桃柳占年芳。

某次，那雪下得正紧，我闲来无事，信步至山
头，梧桐叶落，茅草已枯，青青翠竹有些顶不住严
寒了，渐显枯黄，猛然见一棵红叶石楠，伞盖低垂，

搭绿衣裳，枝叶紧密，自成冠形，团团绿绿。可爱
的是，冠上一簇簇枝叶，叶片内敛，枝叶直上，红彤
彤的，如百千盏灯，灯苗燃火。红叶石楠最具色彩
美学，一团绿打底，千枝红燃天，又是片片白雪笼
盖，绿擎红，红烧雪，雪淋红，雪越烧越白，雪越淋
越红，构成了白绿红三色奇观。

那红，红得犹如点灯千盏。我以为那是红花，
走过去看，不是花，而是叶。春来百草千树都发新
芽，那新芽多是嫩绿，嫩绿也可爱，只是你嫩绿，我
嫩绿，大家都嫩绿，就不见奇处了。红叶石楠绽放
的新芽，火苗一样红，红彤彤的红，红艳艳的红，红
扑扑的红，红胜火，红胜花。

宋代《本草图经》云石楠：“株极有高大者，江湖
间出，叶如枇杷叶，有小刺，凌冬不凋，春生白花，成
簇，秋结细红实。关陇间出者，叶似莽草，青黄色，
背有紫点，雨多则并生，长及二三寸，根横细紫色，

无花实，叶至茂密，南北人多移以植庭宇间，阴翳可
爱，不透日气。”我所见的，就是移植庭宇间的红叶
石楠吧。

我在城里乡下都见过红叶石楠，却没见过
其开花。只见过她把新芽高高举，簇簇举，举满
头顶，在头顶处，长出红如火的叶片来，那叶也
就如花盛开。红叶石楠红叶甚多，不经剪裁，自
成圆冠，圆冠之下，绿得浓浓密密，圆冠之上，红
得星星点火，越是太阳照，红得越是鲜而艳，夺
目而耀眼，排排团团簇拥一起，把天把地都烧得
红彤彤的。成片成块的红叶石楠，万绿丛中跳
跃着万千火苗，衬得周围整块天地都是一层红
晕，那景色壮丽惊人。

听说，红叶石楠也开花，开起花来有些臭。我
心里只记着她没开花更胜花的模样。如开花还
臭，那且记住她不开花的时候。

海河之畔有这样一片土地，它曾经机器轰鸣、纱线飞舞——
这就是始建于1921年的天津第三棉纺织厂（前身为裕大纱厂和
宝成纱厂，以下简称“棉三”），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起步与繁荣
的百年历程。那时的棉三，不仅生产着白花花的纱线，也织就
了中国工业文明的雏形。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是其股
东，这里率先推行国内纺织业“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工人们心
中令人自豪的“现代工厂”。它记录着天津纺织业的黄金年
代，也映照出一座城市的荣光。然而，随着产业转型和城市扩
大，这座曾经辉煌的工厂逐渐沉寂。车间停工、厂房空置，锈
迹斑斑的机器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荣耀的时光。伴随着
城市的发展和产业的调整，曾经的天津“六大纱厂”，大多已在
城市化浪潮中消失或转型，唯有棉三“顽强”地留在原地。

十多年前，棉三面临命运的转折。因建筑破败、功能丧失，
棉三被列入二次开发名单，但天津的城市规划者们没有让这段

工业记忆就此消失。“城市的发展，不应以遗忘为代价。”正是这
份信念，让一场关于“保护与更新”的探索在棉三展开。

项目团队在这片面积10.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重构城市
功能与历史记忆的平衡。老厂房被纳入整体保护与改造的框
架中——10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群中，一部分成为创意产业
园，一部分延展为海河畔的活力街区。“要让棉三重新发声。”
规划团队确立了“运营前置、财务平衡前置”的思路——一边
引入创意企业，一边通过地块收益反哺保护性改造，实现了老
厂更新的可持续路径。建成后，园区里已有300余家文化、设
计、科技类企业入驻，老厂房焕发出新的生机。

走进今天的棉三，人们仍能从空间中感受到当年的“工厂逻
辑”。规划师们保留了纱厂的“工艺脉络”：原棉自海河运来，经开
棉、纺纱、织布，最终成包出库——整个生产过程被重新转化为空
间序列。与此同时，那些承载生活记忆的场所——工人宿舍、大
礼堂、图书馆、浴室等，也被赋予新功能，成为书店、展厅与咖啡馆
等，让“工厂办社会”的时代印迹延续成当代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的一砖一瓦里都藏着故事。原厂区保留的钢架桁
梁、红砖立面与天窗，经过修缮后成为新的建筑语汇；老机具
被改造成景观装置，伫立在广场中央，仿佛在提醒着人们：这

里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城市的过去息息相关。
在规划阶段，设计团队还为每一栋老建筑建立了“建筑身

份证”——这是一套工业遗产价值评估体系，记录了其年代、结
构、材质与故事。这不仅是技术性的档案，更是对历史的敬
意。棉三的13栋厂房，就像一本翻开的城市史书：从上世纪20
年代的红砖拱窗，到50年代的钢筋混凝土厂房，每一处风格都
映照着时代变迁的痕迹。沿海河一带的立面经过再设计，保留
工业的质感，却又融入绿色建筑理念。夜幕降临，灯光透过窗
棂洒在河面上，新的城市景观在历史的骨架上生长。

从工厂到公园，棉三实现了蜕变，迎来了新生。2015年，棉
三创意街区全面开放。昔日的纱厂变身为“城市客厅”：咖啡的
香气取代了棉纱的味道，展览、集市、音乐节让这里成为年轻人
的聚集地。那座2000平方米的公共展示中心，全天候免费开放，
成为市民周末遛娃、摄影打卡的热门场所。2020年，由于具备较
好的保护与更新基础，棉三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近几年，棉三的更新仍在继续。2023年启动老发电厂改造，
在保留煤斗和标志性大烟囱的同时，引入当代美术馆、小剧场、
和书店等机构，让这座曾经的工业建筑变成面向公众开放的艺
术空间。2024年，棉三厂区旧址入选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
产项目推介名录，这段工业记忆由此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今天的棉三，不仅是一座创意园区，更是一段被重新激活
的城市记忆。它让天津人重新感受工业时代的韵律，也让一座
城市在更新中延续了文化的温度。从1921年到2026年，棉纺
三厂已经度过百余年的岁月，它从机器轰鸣的工业现场，变成
了人文气息浓郁的生活场景。当黄昏的光洒在老砖墙上，海河
微风轻拂，旧时的纺车似乎又在缓缓转动。纱线牵起的，不只
是棉三的故事，更是天津人共同的记忆与未来。
（张蓉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高级规划师；刘洋

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由天津市区北上蓟州，从很远就能
望见一带青山。进了蓟州古城南关，背
面的山峰看上去更有立体感。山唤做
府君山，古称崆峒山，蓟州古城中轴线
正对着此山。

主峰南侧不远，留有一片古寺庙的
遗址，坝台、碑座、须弥座、石抱柱、石础
等遗存隐藏在茂密的草树之间。遗址面
积不小，上下错落有四层坝阶，可以想见
当年的规模。清代康熙年间《蓟州志》记
载，这里不仅建有崔府君庙、关帝庙、文
王殿，还建有广成子殿，祭祀黄帝问道的
广成子。传说黄帝曾到崆峒山的山洞里
向广成子求教修身治国的道理。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在遗址上发
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平卧在草丛之
中，颜色呈青白色，上面凹凸不平，与
此山特有的石头并无二致。仔细观察，它的底部与地面接触得
严丝合缝，应该石头的下面是平的。于是，我用力掀开了这块石
头，石面上竟然刻有文字。这是块单面勒石的残碑，这着实出乎
我的意料。拂却泥土，仔细观看，最上面从左到右是两个完整的
篆字“崆山”，显然是碑额的部分。碑额下方隔着一条云纹画线，
可见三列竖写的草字，中间的一列三个字“翠微千古”清晰完整，
右边的一列残字两个带山字旁。左边一列有完整“不”字，下面
的残字带“龠”字旁。这几个字似曾相识，可又觉得遥不可及。

沉思片刻，我想起了清代康熙年间盘山诗僧智朴写的一首
《登崆峒山》诗：“崆峒仙踞鹤来稀，此日同君历翠微。千古何缘黄
帝洞，九霄不钥广成扉。高峰乱石星辰落，幽谷函风烟雾飞。飘
渺不知尘世事，醉来袖得紫霞归。”石碑上的文字，与此诗字句多
有契合，又恰在崆峒山上，两相对照，可见此石正是刻有这首诗的
诗碑之残留。碑额应为“登崆峒山”，下面残存的文字正与全诗文
字内容相吻合，尤其是中间一列“翠微千古”四字，正是第二句和第
三句的首尾二字，右边一列两个带山字旁的字应是首句“崆峒”二
字，左边一列“不”字后边的“龠”字正是“钥”字繁体的半边。

原来，康熙年间的诗僧智朴与当时的蓟州知州张朝琮（字式
玉）交往甚厚，多有文字交往和诗词唱和。康熙三十三年
（1694），张朝琮从三河县令升任蓟州知州时，58岁的智朴编撰
的《盘山志》刚刚完成。张朝琮不仅为《盘山志》作了序，还经常
邀请智朴来州衙畅叙谈诗，并征求重新编写《蓟州志》的意见。
后来，新编的《蓟州志》中许多内容来自智朴的《盘山志》，特别记
载了康熙皇帝与智朴的诗词唱和，也记载了他本人与智朴的诗
词交往。《蓟州志》刚刚印出，智朴就作诗祝贺：“古今称不朽，妙
善在人传。渔阳全胜事，不是小因缘。”（《读“蓟州新志”有作简
式玉》）还有一首诗道出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令节才逢九月秋，
题诗几遍五峰头。渔阳太守深知我，归到衙斋说胜游。”（《秋日
陈子翙吴均亮周纬苍游盘山讫作此送之兼简式玉先生》）

智朴《登崆峒山》一诗中的“此日同君历翠微”中的君，指的
正是张朝琮，可见此诗为二人游历崆峒山之作。然而，这块残损
的诗碑在方志中没有记载，何时损坏也是一个谜。

棉纺

三厂片区

改造前后

对比图


